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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 学 与 传 播 （专题讨论）　 　
　

特约主持人：张荣翼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主持人语：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
　　２０世纪初期，俄国现实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把文学研究由传统的注重文学思想、所指涉的对象转到

将文学语言视为文学的本体的变化；到了２０世纪中期的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学的文体成为了

文学最受关注的对象。再到２０世纪的末叶，传播文学的媒体通过文化诗学等研究，又成为了新一轮的

关注热点。目前这种趋势还在持续进行。梳理这一变化过程，大体上可以看到，以前是把文学的语言、

文体和传播的媒体作为文学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的承载者就是通过语言、文体和传播媒体来达成，

这种载体对于要传达的思想和所指涉的对象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所以也就有“得意忘言”、“得意忘

象”一类的说法。而在变化之后的文学研究中，不是把载体看成简单的工具，而是文学以何种途径显

现，那么文学也就可能在显现中体现出意义！如穆桂英的故事，作为一部传说，或作为一段史传，它所传

达的意思、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大为不同的。穆桂英故事在民间流传，和改写为一部文学剧本，乃至于通

过影视媒体来传达，所体现的内涵也是不同的。渔夫“得鱼忘筌”是可以的，但是也还需要晒网、补网，

以随时备用；而诗人要想得意忘言，可能就把诗的根基丢掉了！

　　传媒对于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研讨的对象和领域，早在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德国学者本雅明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这一题域，就严肃地将其重要性加以揭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也

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在２０世纪的尾声阶段，中国大陆也有了对传媒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的普遍

关注。年轻学者张经武提出国内研究普遍不足的观点，认为：“这些学者对传媒时代的文学发展和变化

这个论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阐释，但他们要么把这个论题扩大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要么只着

眼于一种传媒、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缺乏从传媒这一关键要素出发对文学发展作出

的具体阐释，更缺乏从传媒角度对当下文学变局的系统性分析。”①对此评述，笔者持保留性意见；但也

同意毕竟传媒问题不是从中国自身文化和社会孕育出的问题，而是对外借鉴的产物，其中一些显得不成

熟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本组论文三篇，各有不同的视角，但又在“传媒与文学”这一总的议题上可以统一。

　　李松的论文《抵制与厌弃：“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传播的困境》，是李松近年来一直在探讨的

“样板戏”研究。如果从传媒角度看的话，那么，“样板戏”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三方会谈”的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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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当时主导力量的在权者的提倡，他要表达出符合当时需求的政治意识形态；二是民众对于“样

板戏”中的民间文化成分的某种认同感，如《沙家浜》中阿庆嫂、《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在智斗中体现的机

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中喜儿、吴清华作为女性的顽强抗争，而在此背后毕竟有一位男性引导者

作为路标，可以满足女性的抗争意识的同时也保留男性隐含的自尊意识，等等。第三方面则是体现了传

媒的力量。在全民只有几个“样板戏”作为文艺鉴赏对象的情形下，“样板戏”的一些文艺上的探索是有

特点的，如钢琴伴唱京剧，在京剧唱段中引入“帮腔”，达成演唱的和声效果。可是也就是在当时广播中

的反复播放，与那个时代的个人经历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以至每当听到耳熟能详的“样板戏”音响就如

同唤醒了曾经经历的噩梦。从传播角度来考察“样板戏”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有考察问题的新的角度。

　　黄晓华论文《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从书刊发行角度来看文学传播，其中所

选取的视角是“翻译”，而所关注的是其中的“后现代”修辞，这样一些因素的组合，使得论文必然体现出

较多新意。论文中三节分别有“作者之死”、“可写文本”和“延异”这些后现代理论的概念。论文中对

这些问题的梳理对于文学传播、文学翻译问题的研讨都有参考价值。在翻译文学中，空间的错位的同时

也交织了时间的错位，黄晓华论文中所关注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的思考也有裨益。

　　笔者的论文是《文学传播中的文化问题》，从文学传播的语言文化、传媒文化和审美文化三方面来

进行论述，然后最终将文学传播理解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相对前述两篇论文有一个特殊视角来加

以专门化的论说，相当于一种“通论”。

　　文学在变化，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变革，谁也不能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一种永恒的真理性的洞见，但是

我们可以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得到关于文学的带有时代印记的思考，这种思考有可能给予后来的研究者

不同程度和深度的启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０７

　　作者简介：张荣翼（１９６５—），男，重庆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文学传播中的文化问题

张荣翼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文学传播是整体的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文学创作主要涉及作者，文学接受主要涉及读者，而在
两者之间的文学传播中则是非人格的文化发挥作用。文学传播作为文化，首先是语言文化，语言不只是充当工

具，也可以成为一种建构的力量；其次是传媒文化，传媒的形式成为铸造人的心灵的模具；再次是审美文化，传

播中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成为新的审美的动力。文学传播过程人的因素需要关注，而其作为文化又超越了具体

的单个人。

　　关键词：文学传播；传媒；审美；文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Ｉ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８２－０６

　　文学传播应该理解为文学活动过程的一个重
要方面。当我们的教科书和文艺学的专著在论述

文学活动这一环节时，往往只是就文学创作和文

学接受问题发表意见，而且有时还言之凿凿地表

示，传统的文艺学只是关注到文学活动中的创作，

而还必须有对文学接受的关注才是完整的，似乎

有了创作和接受两个环节之后，一幅完整的文学

活动的图景就充分展示出来了。可是，在创作与

接受之间并不具备一种直通车，实际上作者在创

作后可能没有达成和读者的接触；而且在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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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中，不同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也就有不同的

接受效果，甚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所以，对文学活动的研究中不能离开文学传
播的环节，而这一环节中传播的技术因素可以由

传播学来研究，而传播中的文化问题则是文学理

论和文化理论都应该关注的。

　　一、文学传播的语言文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传播也依赖于语
言的传达，而这种语言传达就不只是一个囿于语

言的问题，它还和语言所关涉到的文化有着关联。

　　关于语言体现的文化，在语言的词汇、语句修
辞中都有所体现。譬如同样都是人的生命的终

结，在中国古代词汇中，老百姓去世为“卒”，也就

是完结的意思，士大夫去世就是“薨”，而罪犯或

者敌人的去世则为“毙”，分别具有褒贬的不同评

价。这里其实除了评价态度之外，就是明确体现

了人的身份和等级的意识，而这种身份和等级是

社会秩序的要求，体现了统治者利益集团对于社

会秩序的要求。所以在看起来只是交流工具的语

言中，其实也是价值观的表达。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语词不是简单的工具，工具的性质要考虑如何

使用，如一把刀可能是凶器，也可以是战士的武

器，这里凶器和武器都是用于对他人的武力制服，

但是不同的称谓体现了不同的评价态度。凶器和

武器的词汇本身就有价值评估的性质。语言不只

是工具，还在于它是我们认识思维的基本荷载方

式，我们是在语言中思维而不仅是运用语言思维，

“在语言中”就有在我们每次具体的思维之前的

价值的预先设定，在后来的具体思维就循着设定

的轨道走向设定的方向。这使得我们的思维可以

比较便捷，但也可能造成僵化。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语言既是文学表达的材
料，同时文学在使用语言中也就或隐或显地打上

了语言的烙印。英国学者赫丽生就说，仪式作为

符号系统属于传统的方面，而艺术领域则倡导创

新，这种对创新的不同态度使得在今天看来两者

有着根本不同的属性。“艺术和仪式今天已经分

了家，这是真的；可是……这两个分了家的产物本

出一源；去掉一个，另一个便没法了解。”［１］这里仪

式其实也可以算做广义的语言，理解文学需要理

解文学所依存的仪式，那么，相应的符号语言体系

也是制约文学的最基本的方面。理解语言和文学

中的语言现象，应该是文学理解的一个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

　　这种文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学和文
学方面都有可以考察的实例。

　　从语言角度看，语言的意思依赖于语境。乐

黛云先生在论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样板

戏”的《红灯记》时说的一段话，就提供了一个生

动事例。她说：

　　　　例如，“表叔”这个词表示“父亲的表兄
弟”，这个原义是不会变的，后来，由于《红灯

记》的广泛传播，泛指并非亲眷而又比“亲眷

还要亲”的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后，人

们把“无事不登门”“来必有所求”的人称作

“表叔”，因为《红灯记》中有一段唱词：“我家

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最近，香

港有些人把内地出去的、没有眼光而又急功

近利的商人称作“表叔”，取意于《红灯记》中

表叔的联络暗号：“卖木梳，要现钱。”［２］

　　这里“卖木梳，要现钱”，本来只是小生意的
对话，在《红灯记》中以此作为接头暗号，而由于

《红灯记》是大陆的作品，于是就把来自大陆的不

考虑以后生意交往，只是现货现卖的大陆商人联

系到这样一个语词来了。该语词在形式上只是语

言表达的问题，而在实际的理解中，则涉及大陆曾

经的一段历史和改革开放之后商业交往的现实，

只是原先的“革命”被改写为“生意”。这一生意

的方式不同于香港地区商人们所习见的，因此就

不妨说算是一种大陆的“生意”。香港的有些人

把大陆商人称为“表叔”也多少体现出讥讽的意

味。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原先属于“革命”话

语的表述在新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戏仿表

达，而这种戏仿则又因为中国大陆自身的巨大变

化而显示出某种真实的成分。

　　文学传播的语言性质，其实作用远远超过了
文学本身。当年但丁创作《神曲》，第一次在文学

中抛开了习惯上一直沿用的拉丁文，而是采用的

他所在的佛罗伦萨市的方言加以雅化，而但丁这

一在当时的先锋性的文学试验，因为《神曲》的成

功而被广为效仿，于是开始了文学中的俗语写作，

拉丁文从此退出了主流的创作领域。更进一步

看，但丁的这种写作奠定了后来才成型的意大利

语，也就是意大利语的形成才有了意大利民族这

一意识，也就是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但丁有着直接的影响。相近的文学影响在法国也

有表现，当代传媒学者麦克卢汉说：“法国人从北

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

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

的纷繁复杂性。法国革命是由文人学士和法律人

士完成的。”［３］这里说的法国其实有着地区差异，

居住在法国不同地区的人，他们的民风民俗之间

有反差，再联系到欧洲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法

国各地语音不同，就显示出更明显的差异性，但是

由于俗语进入到书面文学的表达中，就有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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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形成的法语，这样一个过程和印刷物的大量普

及直接关联。在这里，但丁《神曲》等具体作品本

身并没有承担某种社会的和历史的责任的义务，

可是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就实际上担负了这一

使命。我们看到的历史重大事件和历史转折点，

是在战场上和高层人物的决策会议上决定的，而

实际上这一结果可能是在更早时期的、没有被人

们高度关注的语言文字的工作中就已经预定了。

　　具体的语言可以说是人表达的工具，而作为
一种总体性概念的语言文化，则属于文化层次中

的核心成分，人们不是简单地运用语言，而是生活

在语言的意义场域之中，它由工具性的性质延伸

到了本体性的领域。在这里，语言已经不能仅作

为表达工具来理解，语言成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它

是我们认识的最核心的对象之一。

　　二、文学传播的传媒文化

　　文学的定义一般说是语言的艺术，就是因为
文学表达所使用的材料和其他艺术不同，绘画通

过色彩、线条来表达，音乐通过节奏、旋律来表达，

舞蹈经由人的肢体动作来表达，等等，那么文学则

是在人们语言的运用中进行修辞和表达的。如果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认识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性的

话，那么文学的表达中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实就是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方面。

　　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传播的重要性。在二战
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广播的开始曲是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这除了可使德国入听来亲切以

外，还寓含了电台的信念，即《命运交响曲》的前

奏曲有三短一长的节奏，它同莫尔斯电码表示的

字母“Ｖ”的节奏是一致的，而“Ｖ’可以用做“胜
利”（Ｖｉｃｔｏｒｙ）的缩写，它表达了法西斯必败、自由
必胜的寓意。这种寓意还故意地通过德国文化前

辈贝多芬的乐曲来体现，有一种美国的自信成分

隐含其中。同时，德国柏林的法西斯电台的开始

曲也是用了《命运交响曲》，其取意在于：贝多芬

是奥地利人，但当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以此表

明了德奥一体的意识，贝多芬的日尔曼血统又可

以用以说明日尔曼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另外，它

还有命运之神会偏袒德国的祈求。两种完全不同

的寓意针锋相对，可又都从同一艺术作品那里得

来的寓意，在看起来有些道理的同时，他们和创作

作品的作者的思想都无关，因此不能说哪种理解

或寓意就是正解。

　　在这一事例中，传播预期实际上是和大众传
媒的文化定位关联的。在传媒的运作中，一般还

是要信誓旦旦地宣传自己的报道的真实性，可是

当这种真实性触犯到某种和传媒自身相关的利益

时，这种信誓旦旦就会轻易地变为言不由衷或者

语焉不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不是当事人故意掩

盖真相，而在于传媒是对信息的放大，就是说在生

活中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不被传媒所表达的

也就没有公众的广泛了解，也就因此没有影响力。

我们从常识的角度看，应该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

决定它的影响力，可是在传媒的参与下，则实际的

情况是传媒的报道决定其影响力！这样来看，传

媒就由作为中介的传播性质擢升为终极的生产

性质。

　　这种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反差，使得传媒在运
作中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当事情被报道后如

果效果不好，可以推到事件本身；反之则又可以揽

为自己的功劳。所谓新闻的职业道德只是在不作

假的底线，而所谓报道的社会效果则与此无关。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一

次政治集会中，５０个恰到好处的游行者在电视上
表达了五分钟，如果它被全球实时播映的话，其影

响不亚于组织了一场５０万人的大游行［４］。这样

的一则新闻如果后来有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则就

体现了新闻的敏感；即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也满

足了公众对于每天发生的事件的求知欲。

　　传媒文化不只是在新闻报道等方面有所体
现，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社会信息的发生

器。丹尼尔·贝尔提出：“在当代社会，汽车、电

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

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５］

这里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分置表明了两种不同

的社会变革力量。在技术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生活还会有一些“软件”参与到变革过程。他

说到的“广告”，直接来看是商品促销行为，属于

商业活动的一个环节。商品的购买是每一个消费

者都会遇到的，在购物的选择中，广告成为了导向

的风向标。在若干广告中，并不是直接宣传它所

推荐的产品本身，而是表明该款商品代表了什么，

具有什么符号意味，就像 ＬＶ皮包的定位那样，该
款皮包根据款式、工艺等可以标价上万乃至几十

万人民币，作为一个生活用品而且也没有增值预

期的东西，它的市场竞争力和面对消费者的吸引

的力量，来自于商品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认识。

这里的皮包作为随身的物件，它已经成为个人身

份的一种外显形态，即我们在没有制服标志标明

个人身份地位的情况下，就把个人的随身的物品

作为判断的参考依据，所谓的“人看衣装”，这种

凭借外观得来的印象并不能够保证正确，但是第

一印象会对人际交往产生重要影响是一个事实。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趋向是，对于生活中的多

数人来说，他所消费的服饰，往往会高于他实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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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样才有了一些上海

白领女性拎着 ＬＶ坤包去挤公共汽车的情景，按
照ＬＶ不菲的价位，应该有自驾车之后才消费合
适一些！

　　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作品的传播不仅传播
了作品所表达的东西，而且传播过程本身也在传

播它的文化。试想，当一部评述在茶馆里讲述时，

为了稳住客源，说书艺人往往在紧要关头戛然而

止，“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效果就是在下一次

讲述时，对于故事情节感到关注的又会来，这种说

书人和听书的客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构成了

商家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基础。如果下一次说书人

能够达到听众“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感

受，就形成了良性的关系，该说书人就有了信誉，

反之听众会有上当的感觉。当说书人自己形成了

说书的一种风格之后，他知道如何能够招徕顾客，

听众也知道哪位说书人擅长什么，这就和商品品

牌与顾客的关系完全相同。在这种传播中，文学

的因素有之，商品生产的因素也有之，传播的心理

的、文化的因素也有之，它构成了一个综合

的“场”！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先于
本文（ｔｅｘｔ）而存在的，可是，本文并不以意识形态
预定的方式而确定，‘本文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

形态是本文中生产出来的。”［６］这里的表达显得有

些玄奥，其实包含的意思还是直截了当的，即文本

在写出来之前就有影响文本写作的意识形态，文

本总是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

就某一具体的文学文本来看，则不能简单地说它

就是某一意识形态的直接衍生。文本在表达中，

文本的表达形式就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

表达形式包括修辞方面的具体细节，同时也包括

传播形式，而传播形式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当然就

是传媒。传媒是传播的载体，同时它也有一种符

号意义，什么传媒在什么语境下传播，本身也可以

成为一种信息表达。

　　三、文学传播的审美文化

　　文学传播具有审美传播的意义，它是在审美
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传播。不过，文学传播的审

美性质属于刚性的必需的方面，同时也是弹性的

很难加以分析的。

　　“维纳斯”是古希腊的美与爱之神，古希腊时
期，维纳斯形象几乎就是美的当然代表。而在中

世纪基督教信徒却“把所有的维纳斯叫做女妖，

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７］。维纳斯塑像的

妖娆性感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再到文艺复兴之

后，则又重新回到了古希腊的立场。在这种变化

中，维纳斯雕塑的形象本身保持一致，可是对她的

感受和评价截然相反。在文学的传播中，在传播

作品的同时，也在传播与该作品相关的审美文化

和观念。

　　这里可以以“肺病”的文学表达作为例子来
看蕴涵的意义。作为医学上疾患的“肺病”在文

学上可以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加以鉴赏。《红楼

梦》的女性主人公林黛玉，从小说中描写的症状

看来，差不多就是Ｘ光透视技术发明之后可以明
确诊断的肺结核病。咳嗽，甚至咳血，晚间发热，

体弱等，都是其典型症状，在文学中这些人物的病

态表现，更能够唤起作品中其他人物和小说读者

的怜香惜玉的感受，成为了作品美感的一个方面。

这种对病态的欣赏在成语“东施效颦”中也有所

体现。另外在盆景艺术中那些植物很大程度上也

就是在生长中受到干扰，不能正常生长之后的结

果，属于病态的范畴。这种审美取向在中国现代

文学中受到颠覆。赵京华提出：“新文学中那个

沉甸甸的‘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主旋律：从《狂人

日记》的‘孩子’到《寒夜》里的小公务员那一长串

无辜死于‘肺痨’的人物名单，把身体（疾病）作为

一种隐喻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８］这里，“身体

（疾病）作为一种隐喻”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

　　“肺痨”即肺结核在２０世纪肆虐，在欧美发
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同命运，欧美国家

由于医疗技术和医疗制度的先进，使得“肺痨”即

使不能完全消除，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流行；而在欠

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就成为一种类似于瘟疫的疾

患。通过“肺痨”这样一种意象，也有需要采取学

习西方的方式来改进国家的诉求的表达。实际

上，在当时由于发明了新药“异烟肼”，早期发现

的肺结核可以得到根治。可是第三世界的广大地

区，往往因为不能及时发现而贻误治疗，而且当时

“异烟肼”并不是容易得到的。甚至在作品《药》

中写到了肺结核疾病并且有作为国家病态隐喻的

鲁迅先生，最后也是殁于肺结核。在现代文学的

小说中，已经看不到肺结核曾经体现的一种病态

状况的美感，而且这种病态成为了必须加以制止

的对象！美感的这种变化不只是审美文化的局部

变迁，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在文学审美领域

的一种具体表现！

　　文学传播的过程传播的不只是文学。正如麦
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传播的方式本身也

在传播某种东西。

　　本雅明考察了法国的状况，“在复辟时期
（１８３０年代），单张零售的报纸是禁止出售的，人
们只能订阅。那些出不起八十法郎的高价订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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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人只好去咖啡馆，那里经常有好几个人凑

在一起读一份报纸。”［９］这些读报人聚集在一起，

顺便也就对阅读的内容交流意见，形成了读报人

的小圈子。这些读报人的职业、身份各不相同，他

们是依照兴趣、爱好、倾向等形成的自由的组合。

科塞认为，“咖啡馆就这样铲平了等级，同时它也

导致了新的整合形式。它有助于用建立在相同观

点上的团结，取代建立在共同生活方式或相同出

身上的团结。如果人们没有机会互相讨论，没有

从独自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在与他人

的讨论中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共同的观点是

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咖啡馆有助于众多的个人观

点凝结成一种共同的观点，赋予它形式与稳定性。

报纸还未能做到的事，在很大程度上由咖啡馆完

成了。”［１０］在这里读报人群体的形成，针对的对象

是报纸，聚集的地点是咖啡馆，很难断定究竟是咖

啡馆的作用还是报纸本身的作用更大，关键在于，

当报纸和咖啡馆组合到一起之后，就产生了一种

社会领域的化学反应，它不只是对于人际交往发

挥了作用，而且在于对于文化的运行和传播，对于

整个社会的变革进程都在发生作用。

　　我们看到了１９世纪以来的现代派诗歌显得
晦涩难懂，可是它还对于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

响，这里缺乏读者支持的文学创作如何可能造成

影响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语焉不详，使得一些固执

的年轻人发狠说自己是写给下个世纪的人阅读

的。其实在今天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影响的话，基

本上就不再可能建立影响了，那种“藏诸名山，传

之后世”的设想，是古代社会才会有的情况。那

么作为欧美文学一部分的现代派诗歌是如何建立

影响的呢？其实也是咖啡馆的作用。咖啡馆不只

是读报的场所，也是一般文化交流的场所。慢慢

人以群分，不同的爱好者各自形成了不同主题的

咖啡馆，包括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等。有一些

锐意进行诗歌革新的人，把他们的诗作拿到咖啡

馆朗诵，在现场就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即使听

不懂或者反应错愕，那也是一种不同于无动于衷

的反应。在这样的反应中，现代派诗人逐渐形成

自己的目标读者群的观念。也就是说，欧洲的现

代派诗歌可能受众并不多，但是不等于在中国有

时就只是现代派诗人之间相互阅读的窘况。

　　四、文学传播作为文化传播

　　以上从文学传播的语言、传媒和审美几个方
面作了论述，文学传播在传播文学作品信息的过

程中，也在传播与之相关的文化。这种传播可以

在和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相关的角度理解，也

可以在与之无关的甚至相对立的角度来看。英国

学者约翰·斯道雷在对文化问题的分析中说：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个卧室兼起居室的单间里
如果没有一张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画像，就

等于根本没装饰。”［１１］这里体现了一种具有反讽

意味的味道，作为革命者的格瓦拉是把西方式的

消费社会看成一种堕落，他一生中为之对抗的就

是西方社会的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东西，而在他

认为堕落的生活中却要以他的形象作为一种品味

象征，这是格瓦拉本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以格瓦拉画像作为居室的装饰，而这种装饰又是

格瓦拉所反对的，这里传播者、传播的信息和传播

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奇特的关系。

　　我们从经验角度理解，就可能简单化地认为，
文学传播所体现的就是文学，最多也就是文学的

附加的、附属的部分，其实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文

学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整合过程，包括价

值体系的建设等重要方面。在文学传播中有一些

观念可能会对社会的整个系统带来冲击。这种冲

击会体现为一种也许在当时并不醒目，但在后来

的历史回顾中则显得意义深远的影响力。“哲学

家马里坦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文化的庞大结构中，

艺术家的地位与匠人的地位无异。‘在他的个性

中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容身之地。因为一种自

然的社会原则从外部把一些限制条件强加到他身

上。’艺术家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应运而生的，这

一运动使他超越了匠人的地位，并由于匠人的地

位遭到贬低而显赫起来。”［１２］这里的关键因素在

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文艺活动，往往依附于贵族豪

门，需要他们进行经济的资助；文艺复兴之后兴起

的革命性变革，全面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其中在

工商业领域推行了专利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这

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技术上的创新，在保护了当

事人利益的同时，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受益。这种

专利制度在人文领域的直接影响就是版权保护，

即一个文稿写作者，他的文稿有权不被他人无偿

地进行商业化的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被翻印或

抄袭。在专利申请中需要申请人提出该专利的独

创性的说明，同样道理，文艺创作也需要提供相应

的独特性的标记，这样就强化了各种文艺创作的

独创性的一面。而普通工匠的工作是无须这样强

调，并且普通工匠一般也难以提出相应的证明，于

是画家和漆匠，其实都是ｐａｉｎｔｅｒ，但是画家就从匠
人行列脱颖而出，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可能

获得不低的收入。这里画家的地位变迁是艺术史

的重大事件，它和传播过程的不能随意仿制的规

定性密切相关，在文艺作品的传播中，促成了文化

座次的重新编排和文化版图的重新书写！这里是

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工作层面，引发了思想家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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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精心设计也难以达成的结果。

　　文学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它涉及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本身就是文化的，在传

播作品的同时也在传播作品生活中的文化；其次，

文学传播是在一个文化的体系中达成，这种传播

过程本身是文化过程；其三，文学传播不只是书本

纸页的传输，而是携带了相关的美学的、伦理的、

政治的，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的，必须在

文化的“浏览器”上才能够对其内容进行读码；最

后，文学传播作为一个过程，传播的具体方式也成

为文化的方式。在１９世纪的欧洲，报纸已经成为
新闻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平台，但是当时很少采取

零售，而全年订阅报纸在经济上不是一件小事，于

是比较多的人采取坐咖啡馆顺便浏览的途径来接

触报纸。在咖啡馆的常客之间也就建立起一种人

际交往关系。咖啡馆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从现

代派诗歌倡导者、爱好者的聚会地点到新的社会

思潮的源发地这样的角色，可以看到传播过程所

形成的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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